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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最近诺贝尔奖评选结果公布后，因
为我们没有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所突破，引发了不
少学者对教育、科研体制的反思。您如何看？

葛剑雄：诺贝尔奖情结其实没有必要，发达国
家得诺贝尔奖也是不平均的。诺贝尔奖不是哪个
大学教育出来的，莫言是哪个学校培养的？所以，

“钱学森之问”，主要的是问社会，而不是问教育，
教育起不了这个作用。

我们看杨振宁、李振道，到美国没几年就得了
诺贝尔奖，他们的基础都是在中国打的，杨振宁基
础在西南联大打的，难道我们现在的大学真的没
有达到西南联大的水平吗？比如钱永健，他在美国
得诺贝尔奖，并不是一个学校有特别的能耐。我们
的基础教育很好，但一个人成长到一定阶段，他需
要一个合适的社会机制让他发挥出才能。

齐鲁晚报：科技部部长万钢最近批评科研经
费造假问题，您认为如何规范科研经费管理？

葛剑雄：其实，这个有办法解决，就是让科研
经费回归它应有的位置。少数人贪污科研经费，这
是全世界都有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绝大多数科研
经费都存在问题，这就是我们机制的问题。

首先，政府要切实提高科研人员的正常待遇，
绝不容许拿科研经费提高待遇，比如说现在大学
教师的津贴要比工资高，这个钱哪里来？相当一部
分钱不是国家出的，而是科研经费。第二，不要拿
科研经费或是项目多少作为评估一个单位或是个
人的指标，因为有些基础研究不需要很多经费，比
如有的项目1万块钱就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申请
10万或是100万？因为申请多，教授可以分成。第三
是目标管理，过程公开、结果公开。申请过程要公
开，结果也公开，至于钱怎么花，少去限制。比如很
多实验室是需要人工的，我们对人工费的比重限
制得很死。

齐鲁晚报：您是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如何看
待现在博士的贬值现象？

葛剑雄：现在博士培养是很正规的，但是我们
今天应该有一个标准，就是在中国，博士的规模应
该多大，而不要一味求多。一味求多之后，该硕士
做的事情非要用博士，没有必要念博士的专业人
才也去念博士。比如很多大学规定，年轻教师提教
授都必须要有博士学位。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博士
多了，质量低了，各种丑闻也出来了。

原来有一个规定，申请做博士生导师必须完
整培养过至少一届硕士生，但后来急于求成，在后
面加了一条“或者在国内外指导过博士生的工
作”，有这句话在里面，标准就很难界定了，有的还
没带过硕士生就带博士生了。

齐鲁晚报：最近陆续爆出学术腐败、学术不端
的事情，作为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委员，您对
治理这个问题有什么建议？

葛剑雄：我觉得要把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分
开。学术腐败是指利用权力、金钱非法谋取学术成
果、学术地位，老师一般地剽窃、抄袭，不要动不动
就扣上腐败的帽子，腐败都和权力联系。大多数是
学术不端。所以要分开来看，要根据党纪国法处
理。对于学术不端，只要不触及犯罪，还是应该用
教育的方法，让学术界自己判断，自己解决问题。

此外，制度上要进行改革，比如现在评职称，
有的工作不一定非要通过论文来评价，评价机制
要改。不能单纯看论文数量。

本报记者 吉祥 李钢

著名学者葛剑雄接受本报专访谈教育热点问题

英英语语是是否否深深造造？？学学生生作作主主！！

“教育平等只是手段，社会平等才是基础。”“减少英语比重、增加高考
次数不能解决问题。”27日，著名学者葛剑雄做客齐鲁大讲坛，给广大“坛
友们”带来了他关于我国教育问题的独到见解，并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听起来有
点拗口。”27日下午，全国政协常委、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复旦大学特
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
史学部委员葛剑雄以幽默的形式开
始了他的讲座。他的演讲题目是《中
国的教育问题和教育的中国问题》。

在葛剑雄看来，中国的教育问

题，主要是教育本身，但教育的中国
问题，那就是在中国的教育牵扯到
的各方面，不仅仅是教育本身，还包
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问题。因
此，要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离不开教
育的中国问题，离不开每个人。

葛剑雄一直对我国的教育问题
有着独特的观察和见解。“如果现有

的体制不改变，可能就不幸被我言
中，孩子的教育竞争或许会延伸到
胎教，再往后甚至是基因配对。”一
开场，葛剑雄就直指我国教育问题
的严重性。从十年、二十年前的竞
争高考，到近些年，孩子教育的竞
争已经逐步延伸到中考、小升初，
乃至幼儿园。

“大家抱怨我们的教育资源不
好。”葛剑雄却给出了不同的看法，
实际上在两年前的国际基础教育评
比中，上海名列世界第一，超过许多
发达国家。“其实就在我们抱怨我国
教育质量不好的时候，美国也在反
省自己的教育问题。”

“为什么我们频频追求快乐教
育，美国却在反思他们的快乐教育
到底是否成功。怎么来看这些现
象？”葛剑雄向听众抛出了这样的思

考式疑问。在葛剑雄看来，出现这种
情况，是因为我们现在给教育的任
务太重了。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纲
要》，到2020年，大学毛入学率应是
30%，最高不超过35%。”葛剑雄表示，即
使是到那时，同龄青年中间能接受大
学教育，包括高职在内，大概最多35%，
仍有65%同龄青年进不了大学。因此
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情景。

葛剑雄分析认为，要真正实现

上大学比较容易，改变现在的“教育乱
象”，必须提前将60%左右的同龄青年
分流。“考大学前，有的已经找到合适
的工作，有的通过了技术培训，这样分
流后，家长跟本人才不会有太大压力，
老师跟校长也不会有太多压力。”

不过，这样的前提是不管你从
事什么职业，大家的社会地位是一
样的。但是，这恰恰是现在社会的矛
盾问题。葛剑雄认为，现在人们都寄
希望于教育改变自身的地位。

关于教学压力

我们追求快乐教育美国却在反思

“为什么农村孩子上大学比例
越来越低？”葛剑雄说，这是因为国
家本身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差距在拉
大，阶层固化，影响到了教育，而不是
反过来教育影响社会。在他看来，在特
殊情况下，教育可以作为一个推动社
会平等的手段，但只是手段而已，它

根本的因素还是社会本身。
而社会上一些不合理规定也加

剧了教育的畸形。“明明是专科生就
可以操作的工作，干嘛非要招本科
生，甚至硕士博士。”在葛剑雄看来，
现在很多所谓低端的技校、专科都
没有了，就是因为用人标准的问题。

葛剑雄以亲身经历介绍，我们
招新员工，上面规定必须要正规本
科，电大这些都不认。“我就很奇怪，
既然它已达到本科学历，为何还这么
区分？有的岗位根本用不到大学本科，
比如说我要招两名修补古籍的，修补
古籍为什么要本科？”

关于用人标准

招专科生就行，却非要本科

不少人建议改革考试方式、增加
考试次数，且教育相关部门也进行了
一些改革。尤其是近期有关减少高考
英语分数的改革试点，引起关注。

葛剑雄对此持保留意见。“有人
说，减少英语分数可以促进公平，尤
其是有利于保障农村学生的公平，
但是农村也有英语成绩好的。”在葛
剑雄看来，英语教学确实没必要让
所有人都学到同样水平，“有的专业
确实不需要英语，应让大家自己决定

是否深造。”而对于有人提出学习美国
“高考”，增加次数，改变一考定终身的
情况，葛剑雄不认同：“多次考成本可
是很高的，会增加考生负担。”

“只有社会本身公平了，才可以
体现教育公平。”他建议“既然中国
已宣布普九了，那应该公布义务教
育的最低标准。比如多少学生配一
个老师、要有什么课外条件等。这
样，孩子们的起跑线才一样。”

但现实并非如此。“东西部城市

农村之间的差异严重，中央政府要
负起责任。”葛剑雄说，比如深圳户籍
人口不到200万，外来人口有1000多万。
他们的义务教育经费不在深圳，而要
用深圳纳税人的钱来解决这么多外来
人员的义务制教育，这个公平吗？

为此，葛剑雄曾建议，实行教育
卡解决该问题，即每个适龄儿童发
教育卡，凭卡入学，然后政府根据卡
的数量拨发经费，但相关部门答复
却是“做不到”。

关于高考改革

增加高考次数会加重考生成本负担

一一味味求求多多
造造成成博博士士贬贬值值

“国家要从宏观上控制博士规模，从我们的实际出发，不要急于求成，要
考虑我们的师资水平。”

“应该给基层领导一些自主权，比如校长、院长如果觉得一个学者现在
正探索重要的问题，可以这几年不要他拿出具体的工作成绩。如果天天盯着
论文，那大家出来的都是短平快的东西。”

“很多科学研究从怀疑开始，光墨守成规行吗？要鼓励异想天开，要给年
轻人机会。”

对话葛剑雄

10月27日，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葛剑雄做客齐鲁大讲坛。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关于体制改革

体制不变，教育竞争将延伸到胎教

本报记者 李钢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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